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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短篇小說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流                    廖清山 

 

     聽完徐天輝的演講，時間還不是太晚。 

     鄭和雄本來期待找時間，同徐天輝聊個天。但是，帶他來聽演講的曾永祥事先就和他

說清楚，會後有點事，需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，可能無法在演講會場停留太久。因此，他

打算和徐天輝握握手，就道別離開。 

     徐天輝一向被稱為美東名嘴，因為口才辯給，能言善道，早幾年常常受邀擔任美東大

型台灣人同鄉集會的主持人。尤其是這幾年回台灣，在電視界很活躍，主持過一些時段的

節目，前不久又參加高雄市議員的競選，最終以幾票之差飲恨敗北，頗為可惜。這幾天到

洛杉磯探訪朋友，朋友為他叫屈，他卻毫無怨言，今晚還把豊富的切身經驗，如實地娓娓

道來。直叫全場會眾聽得如醉如癡，欲罷不能。尤其是號稱美西名嘴的阿忠前來助陣，擔

任介紹人，一上台，便插科打諢，笑話連連，受到現場聽眾熱烈鼓掌。介紹過後，在台下

又和台上的徐天輝一唱一和，渾然打成一片。整個晚上，博得大家前仰後合，哄堂大笑。

演講後，許多人在興奮的心情下，等著和徐天輝握把手，講句話。鄭和雄只好和曾永祥靜

站在角落等待。 

     「和雄兄！」 

     鄭和雄突然聽到有人喊他的名字，掉轉頭一看，原來是阿忠。 

     「好久不見了！」說著，阿忠伸出手，熱情地加上一句：「最近好嗎？」 

     「老樣子──樣子老。」鄭和雄開著玩笑，同時伸手給阿忠。最初輕輕地握住，漸漸

使力加重，一時，使他們倆人同時回到過去一起經辦雜誌「望春風」；寫標語，準備示威

遊行的日子。都有二、三十年了吧？時間竟然使大家頭髮變色，臉上有紋，整個人只覺虛

虛霍霍，全不踏實。他想，那時候，大家還真是年輕，日子充塞無限的希望，甚至於痛苦

勞累，汗流浹背，都可能是一種享受。 

     「你怎麼隱居起來了？有朋友到洛杉磯來，想看你，就是不知道怎麼連絡！」阿忠關

懷卻又帶點埋怨的口氣說。 

     鄭和雄只是輕輕一笑，沒有太多表情變化。但阿忠很明顯的覺察到，對面的人那曾經

的豪邁與激情，似乎伴隨著幾番風雨、幾度坎坷，全部消逝殆盡。 

     阿忠曾經風聞，幾年前，鄭和雄的妻子得了肝癌去世。他一個人平靜地生活，卻突然

莫名其妙的患了痛風症，醫生只說這個不能吃，那個不能碰。當着醫生的臉，他噘嘴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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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滴酒不沾，平時不愛吃肉類，不去碰龍蝦，除了偶而把魚片灑點鹽花丟進烤箱，嚐點熱

食，大部份時間，吃的是生菜、水果加上幾片麵包。飲食是最簡單不過了，怎麼會染上那

種富貴病？聽他這麼一說，醫生搖頭苦笑，除了開藥給他，好像真的也無能為力，任憑他

自痛自癒。偏偏他的腳扳就是一味的痛，痛到不行，有時想橫歪下心，乾脆把脚指頭剁掉

算了。當然，最後並沒有昏了頭，真正動刀剁掉它。到底還是留下又浮又腫，變了形的腳

板，鞋子不能穿，車子不能開，站不住，臥不舒服，服務近二十年的工作只有忍痛辭去。

後來，他一個早幾年自行開業的白人同事，向他建議，當他腳扳不痛時，可以在家利用電

腦，代人設計房子，這一來，多少有點收入，生活總算不發生問題。不過，平常就比較沒

有時間外出，同鄉的集會更少有機會參加。事實上，今晚若非曾永祥好意，知道徐天輝是

他的老朋友，邀他一起來，只怕他也沒有辦法同大家見面。 

看到鄭和雄默然不語，阿忠又頗表關懷的問道： 

「珍妮最近怎麼樣？結婚了沒有？」 

     珍妮是鄭和雄的女兒，從小聰明能幹，做人做事都很有主見。 

     幾年前，鄭和雄在台灣人社團遇到一個非常活躍，又肯上進的年輕人洪登樹，為人厚

道，做事認真，看起來就是一個可遇而不可求的好男孩。他覺得很適合做女兒的對象，有

意撮合他們。後來兩個年輕人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，倒也走得很近。他甚至於在暗底下，

開始認定洪登樹遲早會變成他的乘龍快婿。沒有想到後來，她竟然挑了一個年紀比他這個

當老爸的還大，而且離過兩次婚的黑人，打算做為終身伴侶。他大感意外，問珍妮，洪登

樹有什麼不好？她只說人是樣樣好，不抽、不喝、不賭，不隨便同別的女孩子出去，在市

政府，又有一份安定的工作，簡直是零缺點的好人。但人好是一回事，她所需要的關懷和

体貼，卻是感受不到。後來，她終於決定嫁給那黑人，而且，態度相當堅持。他感到很失

望，但也無法再多置喙，心底裡，卻對洪登樹有萬般的歉意。 

     「她結婚了！」他淡淡地回答。 

     「那太恭喜了！新郎是不是洪登樹？」 

     「不是！」 

他不想在這個話題上打轉，便乘機打趣地問阿忠： 

「倒是你自己，一下子在台灣，一下子在美國，好像沒有聽說過你在工作。不知道你

是怎樣過日子的？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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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鄭和雄以己度人，以為自己辛辛苦苦，埋頭工作，方才保住三餐溫飽。但他從報上得

知，阿忠若不是為教會或同鄉會奉獻，便是為非營利事業出力，就是不曾聽說過在那裹上

班或做生意。他很好奇，這倒底要如何養家，尤其是去照顧幾個小孩？ 

     聽鄭和雄這麼問，阿忠說： 

     「你等一下，我最近出了一本書，我到車上去拿一本來送給你看。你想知道的答案，

也許我都寫在裡面。」 

     阿忠離開不久，鄭和雄看到徐天輝微笑著，朝他走近。 

     「老朋友，你一點都沒有變！」徐天輝雙手按住鄭和雄的雙肩，使力搖動，害他差一

點站不穩。 

鄭和雄穩住自己以後，先介紹了曾永祥，然後掉頭向徐天輝打趣地說： 

「你怎麼一回台灣，就沾上說謊的壞毛病？二十多年不見面，你竟然敢說，我都沒有

變。這簡直是在吃我的豆腐嘛！嗯！像我這種年紀，也許，應該說是豆腐干才對。」 

     「哈！哈！哈！」 

     就在他們彼此打趣時，阿忠拿了一本書走過來。先在書上寫字簽名，然後，把書交到

鄭和雄手裡。 

徐天輝一看到書，馬上興奮地說： 

「唉呀！阿忠這本『終站』，實在寫得太感動人了！我在拿到書那個晚上，一口氣就

看完它，而且是一邊讀一邊哭。後來，又看了幾次，每次看，每次都會掉眼淚！而且掉個

不停。」 

     鄭和雄不知道這兩個朋友，究竟在台灣遭遇到什麼困難，但他隱隱約約感受到他們臉

上所露呈的辛酸和落寞。 

     「我還以為你們已經找到自己的天地，精神方面感到很滿足。怎麼聽你們講話的口

氣，又不像是那麼一回事？」他感到很不可思議而慨嘆。 

     「我是很感謝的。」阿忠很平靜地說：「我的確遇到不少意外的困難。但是，我不埋

怨，我還是非常感謝上帝。他一路保佑扶持我，使我在那麼大的逆境當中，能夠全身而

退。甚至於透過這個經歷，讓我更加認識家庭的重要，家庭的真正價值。」 

徐天輝在旁聽到這話，苦笑著說： 

「我倒是早把綠卡退還，一開始就決意切斷過去，一個人全心全意，回到故鄉去，為

我的理想奉獻。在這過程中，當然有所得，有所失。這一些，對我個人都無所謂。然而，

當我看到一些過去一起打拼的伙伴，一旦失去理想，心目中，已經沒有他們一向疼惜的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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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，更沒有他們過去口口聲聲，強調需要他們關懷的鄉親。每天所追求的，不是權力就是

金錢，想到這一些，我就會感到寒心。」 

鄭和雄一時感到困惑，不知如何接話。只聽到站在一旁的曾永祥輕喊一聲「阿輝

哥」，然後態度誠懇地說： 

「我一直欣賞敬佩你，過去你主持的節目，每當時間一到，我就會坐在電視機前面

看。去年年底的選舉，我和幾個朋友，都趕回高雄去投你一票。有一對做生意的夫婦朋

友，更是為了選你，專程回去，票一投，也沒有等待開票的結果，馬上坐飛機回到洛杉

磯。希望你不要氣餒，下一次選舉，不管你選市議員或立委，我們的票，一定還是會投給

你。」 

     「謝謝你！謝謝你！」徐天輝滿面笑容，親切地問：「你現在都住在美國嗎？從事那

一方面的工作？」 

     「我原來在台灣當營造商，但是在台灣蓋房子，按照規矩來，一定賺不到錢；不按照

規矩，良心上又說不過去，只好移民到美國來發展。經過幾年，總算幸運的打好基礎，每

天可以湊合著，過日子。」 

     「那太好了，你以後就可以拿出時間，替同鄉做事。」 

     「是的，我已經準備把事業交給唸建築的兒子接手，自己回台灣去做點義工，幫有需

要的人蓋房子。有空也可以拾撿廢紙、寶特瓶、鋁罐，在環保方面，盡點力量。」 

     「曾先生，台灣人是太可愛了，不瞞你說，也就是因為有你們這種人，不求報酬，只

想奉獻，我們在碰到難關時，才能夠堅持下去。你們這種精神，才是真正偉大，值得我們

學習。我也要藉這個機會，向你表示謝意。」說著，徐天輝頷首致意。 

     「不敢當，我還有很多地方，要向你學習。請多指教。」曾永祥也點頭回敬。 

     兩個人在交談，互相鼓勵以後，本來凝結的空氣，突地豁然開朗。鄭和雄心中的陰霾

也隨著被掃一清，感到很輕鬆。他低頭看手錶，知道時間已經過了不少，便詢問曾永祥，

是否該走了？ 

     「啊！同阿輝哥一聊，把時間都給忘了！」 

     兩個人向徐天輝致歉、道別，匆匆離開會場。 

     跨進車子，還沒有發動引擎，曾永祥從上衣口袋，掏出手機，打電話給他的朋友，通

知對方，他們這就要起程前往拜訪。 

車子駛開不久，曾永祥輕聲嘆口氣，說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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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這個朋友是二二八受害家屬，他從小就跟從家人，避開大眾，絕不與外界來往。

這幾年，台灣的政治環境，有了一些改變，但對於我的朋友而言，恐怖的陰影，依然存

在。平常他很少在公共場所出現。就是人到，形也不到，別人根本不會注意到他的存

在。」 

鄭和雄納悶的問道： 

「聽說台灣政府準備補償二二八家屬，假如你的朋友，不肯讓人家知道他的身份，人

家怎麼能夠補償他呢？」 

     「他這幾年做生意，賺了不少錢。那筆補償金，根本就不在他眼裡！而且根據我的瞭

解，他應該想也沒想過請求補償。」 

     鄭和雄聽曾永祥那麼說，大吃一驚。他雖然不知道補償金的數目有多少，但錢總歸是

錢，怎麼會有人和錢過不去？是嫌錢太少呢？還是有其他原因？ 

     「至少，那是一種象徵。起碼犯錯的人，也該乘這個機會反省！反省！」鄭和雄特別

強調地說。 

     「就是說嘛！既然是象徵，那政府就該老老實實的承認錯誤，決心不要讓歷史重演。

可是整個大環境，依然說七道八，顛三倒四，把黑的說成白的，又把白的說成黑的。硬是

把加害者都變成被害人，目的就是要被害家屬不再計較，趕快忘記這一段歷史。這完全是

無理取鬧，強人所難嘛！」 

     「政府不是一再道歉，說……」鄭和雄眉頭皺了一下說。 

     「那一個政府？這要先看看，是誰在當官。就說那個首都市長吧！媒體一再把這個

人，塑造成開明的新領袖。可是，看看他的嘴臉。平常在公開場合，他穿的是西裝，偏偏

紀念二二八那一天，他竟然特別做一套黑色中山裝，穿在身上。你知道我朋友的父親，正

是被穿著中山裝的人，在黑夜帶走，一去再也沒有回頭。那一天，我的朋友看到首都市長

穿中山裝的畫面，氣得差點吐血。直說，可恨！可惡！好幾天都吃不下飯，睡不著覺。」 

     「也許是，那個市長無知……」鄭和雄愣愣的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。 

     「無知？──他會無知嗎？這完全是老謀深算，處心積慮。記不記得他用的那個文化

局長，有一次，還問人家，怎麼慶祝二二八？虧那局長，還是一個作家，居然說出那種惡

毒的話，在人家為了大逆殺而感到痛苦時，還打算去『慶祝二二八』。這不是狼心狗肺，

是什麼？想一想，身邊有這種人，那市長的一舉一動，不是事先就按排好的？告訴你，他

是故意穿上去的。」 

     「那又是為了什麼目的？」鄭和雄嘟嘟囔囔的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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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曾永祥惡聲惡氣地說：「就是你剛才提到的象徵。象徵中國人還是高高在上，象徵壓

制台灣人的勢力依舊存在。這就是他們最惡意的設計，最卑劣的心態！」 

    「台灣不是已經民主，他們這樣攪，一般人會沒有意見嗎？」 

    「什麼意見？台灣人一直都很好騙。何况那個人很會演戲，媒體又替他包裝，看著好

啦！遲早他一定走進總統府，然後走進和中國統一的路。」 

「不會吧？」 

「哼！這個人明知道台灣有多大多強，他却敢同日本叫扳。小日本，小日本嘴巴這樣叫

叫也就算了，他竟然還敢公開說不惜和日本一戰。不自量力，又沒有國際常識，將來台灣

人要是選他當總統，這塊土地只怕愈來愈孤立，愈難生存。」 

「這不會是杞人憂天吧？」 

  曾永祥喟然長嘆道：「這是歷史的必然，也是台灣人的悲哀！」 

     鄭和雄一時陷入深思。 

     這幾年，他的確很少外出。但報紙、電視，有空還是會看。他覺得用不著否認，台灣

已經進入一個多元化的社會，誰都有意見，誰也可以否定別人的意見。也就是說，公說公

有理；婆說婆有理。問題是，公畢竟是公，公不是婆，婆也不可能是公。假如兩邊永遠都

站在自己的立場，意見自然永遠不會交集。為什麼他們不肯面對現實，承認他們原來是一

家人。這一來，你好，我就高興；你痛，我便難過。倘若成天慾壑難填，錙銖必較，到底

也就沒有個完。這對於在島上一起生活的人來說，真一點好處也沒有。 

他很老實地問說： 

「曾先生，根據你個人的生活体驗，你覺得台灣人的地緣情結，真的像人家所說的，

那麼重嗎？」 

     「台灣人哪有什麼情結？這全是以訛傳訛，當不得真。譬如說吧，那些所謂『外省

人』，一向把自己族群的利害關係擺在第一優先，選舉時，必定投他們自己人。還有，選

過了以後，明明已經換了新老閭，國家已經有新的領導人，人事方面，自然要重新調整，

採用理念、做法可以認同的人。可是，人家馬上祭出藍軍的大旗，硬是要將長期霸佔的利

益，牢牢把住，不肯放手。而很多台灣人，也不懂分清是非曲直，青紅皂白，跟在人家後

面，大喊不要挑起族群問題。可是，說穿了，有強烈族群意識的，正是一再指控台灣人的

外來者。這是用不著爭論的。」 

鄭和雄噗哧一笑，說： 

「你相信嗎？有機會同那些外來者談，他們也會一口咬定，有問題的，是台灣人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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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永祥一邊捉住方向盤，一邊說： 

「我知道這種現象，所以一般情形，我很少跟人家談論這類問題。我個人覺得，只要

是生活在台灣的人，不管他目前的想法如何，我都會關心。這一次，我們幾個朋友，就是

認識到台灣社會，已經由農業轉變成商業，我們只有積極的，走到全世界各個角落去做生

意。而英語是一種幫助我們做生意的求生工具，因此，我們決定回台灣去，義務從事英語

教學工作。今晚我們要去訪問的朋友，他認識一些早期來美國的專家學者，這些人答應協

助我們編撰各種教材，好讓我們因人施教。前天我的朋友，打電話通知我，教材已經編

好，我們約定好，今晚去拿。」 

     車子一路開，兩個人也繼續交談，不久，終於抵達聖瑪利諾，曾永祥朋友的家。 

     那房子果然豪華，正如曾永祥所形容，房主人必然很有錢。 

     介紹過後，兩人跟隨主人走進客廳。那裡早有幾個客人，其中有一半以上，對鄭和雄

來說，都是新面孔。 

     那些認識的人，一下子都圍籠過來，爭著同鄭和雄握手。 

     「真是好久不見了！你最近都躲在哪裡？一直看不到人影。」 

     大家七嘴八舌地表示，他們並沒有忘記老朋友。鄭和雄從徐天輝和阿忠那裡得到的溫

暖，在這裡更加發燒。他覺得很窩心。 

     這時，一個過去認識他較深的人，悄悄走近他，低聲地說： 

     「洪登樹等一下會來。他臨時有事，不能跟我們一起來。」 

     聽到洪登樹的名字，鄭和雄忽然感到輕度的不安和矛盾。自從珍妮和黑人結婚以後，

每一次遇到洪登樹，他都會覺得手腳無措。一方面，他很想同洪登樹聊天，最好還是像過

去一般，無所不談；但一方面又怕講錯了什麼話，傷害到洪登樹的感情。可是，背著人，

他又是深深地關心洪登樹的動靜，甚至希望這個年輕人，早日遇到一個合適的女孩子。畢

竟，他們的關係和感情，都是非常特別，差一點，就成為一家人。 

     「他有沒有女朋友了？」鄭和雄輕聲地問。這是他一問再問，不知道提過多少次，可

是他依然得不到答案的問題。 

     「他好像還沒有忘記珍妮！」 

     他的心又開始翻滾絞痛，他本來以為出來透透氣也好，沒有想到又一次，聽到一個叫

他難過的消息。──為什麼登樹不能死心呢？他想，珍妮的決定，的確是太草率了！但既

然她已經長大，做事又那麼決絕，他實在也很難改變她的想法。可是，登樹為什麼就不能

面對現實，尋求自己的幸福？ 



 8 
     這時，鄭和雄看到屋主，把一堆書類交給曾永祥，稍作說明以後，屋主請曾永祥和他

同大家一起，坐下來聊天。 

     鄭和雄選擇一個靠近屋角，光線稍弱的位子，坐了下來。準備聽大家繼續討論未竟的

話題。 

     聽了一陣子，他才了解，這些人原來正在做一件台灣的正名工作。他們準備在海外，

把所有和台灣政府有關的機構，全部易名為台灣，不再使用和中國有關的名號，以免外人

誤會這些機構，和中國有什麼牽連。然後，順理成章，堂堂正正，把台灣稱為台灣，不再

寄藉中國，讓台灣人真正過一種獨立自主的生活。 

     「台灣那些當官的，實在莫名其妙。明明是拿台灣納稅人的錢來花，卻一意孤行，把

『中國』兩個字公然掛上去。這完全是在打台灣人的嘴巴！」一個鄭和雄認識的工程師，

憤憤不平地說。 

     「除了在侮辱台灣人，從實際的效用方面著眼，很多當地居民也給搞混了，根本分不

清這些機構是屬於台灣或是中國。有一次，我請一對美國人夫婦，到僑二中心去看朋友的

畫展，他們到達以後，卻找不到地方。問一個從那裡經過的東方人，那個人以英語肯定的

說，那就是中國文化中心。我的朋友以為我給錯了地址號碼，掉頭就走，白白失去了參觀

畫展的機會。」一個身体魁梧的中年人說。 

     「你這朋友也太老實了，有著地址，管他是中國還是台灣，他可以堂而皇之，走進去

呀？」座中，不知道是誰，隨意說了一句。 

     「都是我不好，平常我一再跟他們說，台灣不是中國，卻忘了告訴他，有些特殊情

況，台灣被中國罩住。一些別有用心的人，騙別人，也騙自己，硬把中國套在台灣頭上。

有些更惡劣的，乾脆把台灣去掉，空留一頂中國的大帽子，讓我們台灣人丟人現眼。外國

人就是那麼老實，說一不二，他們根本就無法了解，天底下就是有這一等怪事！」 

     「你住在別人的地方，竟說別人是外國人。告訴你，你應該說他們是當地人。──你

才是名副其實的外國人呢！」一個年輕人，也許是不喜歡長篇大論，打趣著，想沖淡氣

氛。 

     「對我來說，只要不是台灣人，誰都是外國人。」那中年人也不甘示弱，笑嘻嘻地回

嘴。 

     看到他笑，有幾個人也跟著笑，氣氛果然輕鬆了一點。 

     這時候，聽到有人按門鈴，主人起身離開客廳。鄭和雄猜想來人可能是洪登樹，霎時

間，好像聽到自己愈來愈快的心跳，緊張得不能自制時，洪登樹果然隨同主人走進來。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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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進口的地方，有人移動位子讓座，洪登樹順勢坐下來，然後向旁邊幾個人點頭打招呼。

也許鄭和雄坐得遠，而且那裡燈光暗淡，看不清楚，對他也就沒有作何表示。鄭和雄心

想，這樣也好，至少暫時可以省掉尷尬。不過他看到洪登樹比以前更加健康，而且多了一

份成熟，這倒讓他感到欣慰。 

     「很抱歉，我來遲了！」洪登樹坐定以後，向大家報告：「我剛才和一個研究中東問

題的學者，在一起討論新的情勢。」 

剛才說話的中年人，忽然插嘴笑著說： 

「我還以為你和女朋友，一道去吃飯呢。」 

     那幾個認識鄭和雄，知道他的女兒和洪登樹有特殊關係的人，好像突然聽到不該聽的

祕密，大家噤若寒蟬，默不作聲。鄭和雄料想那中年人大概不知道洪登樹的過去，更不清

楚洪登樹暗藏的祕密，竟然提到別人視為禁忌的話題。不過，他更擔心，洪登樹也許會做

出什麼樣的反應。 

然而洪登樹毫不在意，他顧左右而言他地繼續說： 

「這一次美伊開戰，根據我朋友的看法，石油問題當然非常重要。法俄兩國和伊拉

克，早就訂有合約，而美英方面，也有他們自己的考量。不過，更重要的是，伊拉克破壞

了國際秩序。十二年前，他們聲稱科威特原先是他們國家的一省，突然派兵侵佔。後來，

以美國為首的聯軍，出面替科威特解圍。伊拉克在兵敗以後，簽約答應遵守第一四四一號

聯合國決議案，解除武裝。可是他們陽奉陰違，把聯合國玩弄在掌中。聯軍忍無可忍，只

有出兵攻打。」 

     「對不起，我是不是可以請教你一個問題？」曾永祥霍地，輕輕舉手發言。 

     「請講！」 

     「你剛才提到十二年前，伊拉克聲稱科威特是他們的一省。那麼巧，中國也聲稱台灣

是他們的一省。那麼將來，萬一中國出兵攻打台灣，聯合國會不會插手干涉？」 

     「這恐怕不容易！」洪登樹直截了當地回答。「台灣和中國的關係非常曖昧，中國一

再強調台灣是他們的一省，而台灣政府也不曾在主權方面作出實質的維護。聯合國大部份

國家，為了他們本國的利益，而且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不是承認，便是默認中國的說

法。假如要打破這種迷思，台灣人只有上上下下，清清楚楚的表達我們的意思，聲稱台灣

是台灣，中國是中國，一邊一國。一旦這種事實被接受，中國要出兵攻打台灣，就沒有那

麼容易了！」 

     「所以，你們這些人，才會去做正名工作……」曾永祥似有所悟地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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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「不！不只是我們。當然，在洛杉磯我們有一群人，或是遊行示威，或是遞信抗議，

美國其他地方，也有不少同鄉做同樣的工作。至於台灣本地，更有愈來愈多的人，投入參

加。希望有一天，有百分之九十以上，甚至百分之百的台灣人都站起來說，台灣是台灣，

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，讓全世界都承認我們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國家。台灣人才能真正出

頭天，安安穩穩的過好日子。」 

     鄭和雄坐在角落靜靜地傾聽，愈聽愈興奮。他實在太感動，也太意外了！ 

     眼前這個年輕人，在過去，你要他工作，譬如佈置同鄉會會場，裝釘遊行的示威牌，

或是到機埸去接外地來的朋友，反正做什麼事，都是乾淨俐落，全不拖泥帶水。但是在開

會的場合，你指定他發言，他才簡單扼要地把他的意見表達。大部份時間，他都是安安靜

靜的坐在角落，聽別人高談闊論，自己從不多說一句。 

     而今，他就像換了一個人，自信，獨立，勇敢，堅持，決斷，智慧。而在這一些個人

特質所孕育出來的深邃愛鄉土意識，就像冬天那大太陽綻放出的金色光芒，和煦地照耀著

別人。鄭和雄想到這裡，竟不由自主地開始鼓掌。 

     對於這個突如其來的舉動，最初大家似乎有點錯愕和惶惑。但那些認識鄭和雄和洪登

樹的朋友，很快就領悟到這個掌聲所代表的意義，也跟著熱烈地鼓掌。 

     洪登樹不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看著那個首先鼓掌的人，似乎有點面善。再注神

詳視，他感到驚訝地問道： 

     「你是──阿雄叔？」 

     「你講得太好，太令人感動了！」鄭和雄讚嘆不已地說。 

     「你怎麼會……」 

     「我怎麼會來這裡嗎？純屬意外，純屬意外。」 

     鄭和雄微笑地看著洪登樹說，但他知道這並不是意外。只要同樣有一個愛鄉土的心，

儘管他們聚了又散，分散了，在什麼時候，什麼地方必然又會相聚在一起。 

     早前，許多台灣人基於不同的理由，或是為了深造，或是為了自由，飄洋過海來到美

國。經過一段時間，有些人突然發現名列黑名單，懷念的故鄉，頃刻之間，變成只有在夢

中和淒涼的歌聲中，才能含淚擁抱的地方。那種煎熬痛苦的日子，連過來人，有時候都會

懷疑是否真正有過。後來，時代改變，有些人決定放棄優厚的待遇，或是安定的生活，轉

換角度，回到故鄉去奮鬥。 

     實際在台灣生活以後，有些感性的人，又開始想念海外的家。那裡有年邁的高堂，也

有可愛的子女，於是再一次，飄洋過海回到家。可是，分散在故鄉每個角落的心，又的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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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確收不回來。從此，在海外，有台灣人集會的地方，又開始有他們的影子，像阿忠一

樣；也有一些，跌倒了，又爬起來。他們堅信他們的夢，一定可以變成現實。於是不屈不

撓，勇往直前，一如徐天輝；更有事業有成，心想回饋，全力投入義工行列，像曾永祥一

類的同鄉；當然還有默默奉獻，永遠不為己謀的人，鄭和雄知道在美國，像洪登樹這樣的

朋友，還真不少。 

     而這些生活背景，社會地位，工作條件全然不同的人，假如有意使用愛鄉的同一把大

傘，平時也許各自分飛，一旦風雨交加，他們又緊緊地相倚，靠在一起了！這是海外台灣

人的縮影，也是他們無可迴避的宿命。 

大家聊了一個晚上，看看時間已經不早，漸漸有人離座散去。臨別時，洪登樹挨近鄭

和雄，真摯地說： 

「阿雄叔，我一直沒有忘記你！」 

     「我知道！」 

     鄭和雄並沒有表示客套，他把話直接領受。而且，也老實地回答。 

     「你看起來，好像比起以前，瘦多了。」洪登樹關心地說。 

     「人活久了，都是有起有伏，時好時壞，這是自然現象。不過，看到你活得那麼硬

朗，我倒很替你高興。」 

     「這都是你過去一直關懷、照顧的功勞。」 

     「不要這麼說。這些日子，我實在覺得對不起你。珍妮她……」 

     鄭和雄禁不住，把真情表露。但是，洪登樹馬上制止。 

     「不要怪珍妮，她只是年輕！」 

     「可是，你也應該過你的日子。為什麼你不另外找一個女孩子……」 

     「我可以等。我不是一個容易動情的人，可是，一旦讓我認定是我的人，我就永遠不

會主動離開。」 

     「你，明明知道她……」 

     「不錯，我知道她已經和別人一起生活。假如她活得愉快，我祝福她；可是萬一有一

天她發現那種生活不是她真正想要的，而需要我，我不能夠讓她找不到我。」 

     鄭和雄很感動，但又覺得洪登樹的想法，太不切實了！他婉言相勸： 

     「登樹，你不能生活在夢中。有些事，我們還是要實際一點的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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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「阿雄叔，你記不記得，以前有些人說，主張台獨的人不切實際。你當時問過我，追

求一個夢，有什麼不好？其實我很清楚你不是在問我，而是在提醒我，指導我。直到現

在，我還是很欣賞你這種想法。」 

     洪登樹的語氣非常堅定，他很清楚他自己在講什麼，他更知道，他想要的是什麼。 

鄭和雄不再試圖勸慰。他微微一笑，並且在心底裡想著： 

「年輕，真好！」  


